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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科學 理 事 會 I C S U
(International Counci l 

for Science)於2008年10月
23日宣佈，中研院李遠哲前
院長獲選為下屆 ICSU的理事
長，這是國人首次代表台灣
在國際科學組織中擔任重要職
位。由於李前院長自中心籌建
起即擔任本中心的指導委員，
中心改制後，也擔任本中心第
一、二屆董事會的董事長，因
此，當遠在非洲的莫三比克傳
來令國人振奮的好消息時，中
心所有同仁也深感與有榮焉。

為能更深入了解李前院長的這份殊榮與使命，在他
忙碌的行程中，我們特別安排於中研院基因體研究中心
進行專訪，除了恭喜他榮任ICSU的理事長外，並與他
聊聊未來ICSU的運作方向和個人的未來計畫。以下摘
錄為當天的訪談紀要。

Q：您昨天剛從國外回來，今天就在百忙中抽空接受專
訪，我們真的非常感謝您，同時要恭喜您獲選為下屆
ICSU的理事長，可否請您談談獲得這份榮譽的感想？

李：其實，我對人類的發展有一些看法，總覺得以目前
的人口及消耗的資源來看，人類社會在地球上已經呈現
過度開發的狀態。從二十世紀的下半世紀開始，人口增
加太快，資源消耗太多，地球已經沒辦法吸收人類產生
的污染，另外，地底下的資源亦消耗殆盡，所以我們
現在是處於一個非常嚴重的能源與環境之問題狀態。另
外，我們看到全球化走得很快，但是全球化又一直是在
主權國家之間的競爭中進行，所以我們有很大的矛盾。
科學家都願意共同合作進行研究，但是當科學家回到自
己的國家申請研究經費時，國家一定會問「你的研究對
國家的競爭力有幫助嗎？」這中間存在很大的矛盾，許
多人類社會的問題需要全世界共同合作才能解決。

這幾十年來，我的理想和當一個科學家該挑起的責
任，引起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共鳴，所以在非洲莫三比克
那場競選演講後，許多世界各地與學會的代表來找我，
並告訴我他們都相信，我是真正想為人類服務的人，也
很尊敬我在科學上的成就，有一位非洲的代表告訴我，
他希望我能出來幫忙，所以幫我向非洲的國家拉票。第
二天投票結果以高票當選，我很高興有這個機會能出來
為社會服務，年輕的時候受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一直
有很強烈的意願，就是想為人類、為人民服務。

我想，人類已經到了非覺醒不可的時候，該如何使
全世界的科學院、科學家共同合作，認清楚人類社會不
能在地球上這樣走下去，科學該為人類帶來更多的好
處，這是我們現在要努力的首要目標。

    
Q：您在非洲莫三比克的競選演講中，曾提到 ICSU除
以追求科學的普世福祉為宗旨外，未來更應加強努力發
展節能環保、預防全球傳染性疾病、以及延緩地球暖化
等議題。請問您未來面對這些挑戰，您將如何致力於改

善？您希望ICSU應如何促進國際科學合作與發展？

李：人類現在面臨著兩個困境，一個是過度開發，一個
是全球化只走了一半，這些主權國家互相競爭，造成跨
國際的企業為營利而在全世界運營，但不一定照顧到各
地人民的利益，這裡面存在的矛盾，我們必須認真面對
這些矛盾去解決問題。

現在我們要如何改善？第一，我想大家對目前地球
現況的認知要正確。很不幸的是，我們把一個世界分成
「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台灣則是被稱為
「初步工業化的國家」，屬於中間的區塊。但是，從污
染的排放、資源的消耗、及地球是不是能持續發展的觀
點來看，我們應該把世界分成兩類，一個是過度開發的
國家，一個是未過度開發的國家。但是我們該用什麼樣
的標準來分類呢？以現況估計，平均每人一年排放近5
噸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碳，若要維持現在的地球使它不
再惡化，我們必須將每人排放的廢氣量下降到4噸以下
才可以。因此，以每人每年四噸的排放量為標準，美國
現在的排放量是標準的5倍，台灣是標準的3倍，日本和
歐洲是標準的2倍。

過度開發國家產生這麼多的污染，使得地球已經不
能消化，但是已開發國家卻還要幫未過度開發的亞、非
洲國家提升到過度開發的水準！舉例來說，中國大陸四
年前排放廢氣量僅2.7公噸，現在是超過5公噸的世界水
準，以國家為單位，他們已經遠遠超過任何國家的排放
量。最近加州、紐約說30年內要把二氧化碳排放量減
少四、五倍，為什麼現在要下降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呢？
就是已開發國家應該承認錯誤，告訴未開發國家地球已
過度開發浪費太多資源，我們必須走回”開發”前的狀
態，否則未來會是一條死路，希望大家以現有的技術能
朝永續發展的路共同努力。

但是，若已開發國家不承認錯誤，卻要求大陸將二
氧化碳的排放量降下來，大陸當局必定會反彈，因為他
們也希望能趕上已開發國家的進展。像印度也會說「該
我們要開發的時候了」，如果每個國家都這麼想的話，
地球真的會毀滅掉。現在南、北極的冰融化掉很多，
二氧化碳排放量快速增加，溫度上升的速度超乎大家的
想像，可能幾十年、一百年之內人類就會慢慢消失掉，
這絕對不是危言聳聽。現在科學上顯示的汙染數據已經
不是呈現線性的發展，我們所面對的是一個全球性的大
問題，大家一定要即時覺醒、要做改變。2007年IPCC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寫了
關於這方面的報告，後來獲得諾貝爾基金會的和平獎，
因為IPCC跟美國前副總統高爾(Al Gore Jr.)的努力獲
得大家肯定。

另一個大家要覺醒的是全球化只走到一半，也就是
我們常提到的M型社會。政府鼓勵企業界參與投資，提
供土地、水電減價供應，五年減稅優惠和許多促進產
業升級的條例，吸引許多公司參與投資，但是企業來投
資後，國家為了提升全面產業的發展與解決人民對污染
的不滿，卻又將稅收提高。有些企業會因稅收提高、工
資提升或環境要求的嚴格覺得不滿，就又跑到其他落後
國家，或對環境較不重視的地方，但是這些企業把污染
產生後，便丟下問題離開。勞動階層在自己的國家辛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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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將他們的勞力廉價出售，但是反觀很多企業卻
沒能好好照顧他們，這裡面存在著矛盾。這就是我們一
方面提倡要全球化，但是，政府的運作卻必須經由稅收
將資源重新分配後，才得以解決社會上經濟的問題。這
些經濟活動、科學家的活動均超越國界持續進行中，但
是，目前並沒有一個國際組織扮演政府的角色，有些人
把整個地球當做活動舞台，在許多落後國家賺到很多好
處。因此，有人就提到列寧在推動社會主義革命時，曾
說「勞動階級沒有祖國」，但是，現在到了二十世紀
末，跨國企業不受國家法令的制約到世界各地賺錢，只
有勞動階層待在自己的國家，所以現在反而變成是「資
產階級沒有祖國」。

在現今這個半全球化的世界裡面，你會看到兩個不
同的情況，就是如果美國洛杉磯的黑人暴動，美國政府
會馬上反省，黑人是否一直沒有受到很好的待遇，我
們應該要好好照顧這些少數受壓迫的族群；但是，如果
在阿拉伯或非洲國家的人沒受到好的照顧而發起暴動，
希望自己擁有不受別人壓迫的正當性，卻會被認為恐怖
份子。我想如果地球上有一個有效的全球政府的話，地
球上的政府如看到有少數族群因沒有受到照顧而發生暴
動，就應該要好好的照顧他們，而不是將他們污名化或
稱為恐怖份子，想要把他們消滅掉，因為這樣是很可怕
的。

以全球化的角度而言，過去歐洲的德國、法國一直
在戰爭，但是在目前歐盟的架構下，他們已經忘掉以前
彼此的戰爭。雖然國家間的界限並沒有因此而消失，但
是現在東歐或是葡萄牙這些弱勢的國家也都發展得很不
錯，所以很多人認同歐盟做得比想像的更好。雖然主權
國家不是那麼容易消失掉，但是它如果有一個超越主權
國家的組織架構，如歐盟這類或更先進的組織，使全球
組成一個聯盟共同合作，比目前無法做到資源重分配的
聯合國要更高一層，這樣有關能源、污染的問題才可能
獲得根本的解決。

Q：謝謝您分享這些偉大的理念與想法，我想我們每一
個人都應該為這個世界盡一份心力，在目前整體大環境
中，想請問您認為科學家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對於
學術界或是研究界，如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您有什
麼期許？

李：科學家們都相信，科學的研究成果將對人類有所助
益，但是，在國際競爭下必定有輸贏，如果我們科學研
究的成果，被不肖國家利用來戰勝或控制別的國家，那
是很不幸的。像同步輻射、中研院天文研究所等單位，
可以很容易到世界各地找最頂尖的人幫忙，他們也都很
樂意參與，因此國際合作實行的困難度降低很多。我想
主要是這類研究都是由公家出錢，且高能物理、同步輻
射、或是天文領域都與產業界離得比較遠，研究成果的
分享較不受限制，參與研究的人可以在無壓力的狀態下
專心研究與合作。但是，像中研院生醫所基因體中心這
類的研究單位就很不一樣，他們研究完成後，即馬上提
出智慧財產權的專利申請，不輕易將成果分享給別人。
其實，許多醫藥的研究也是一樣，都是由藥廠出錢進行
開發，研發的重點主要是為了賺錢，這裡面存在了科學
研究的矛盾。我一向主張，科學研究在公部門的錢要多
出一點，私部門的錢不要扮演那麼重要的角色；同時，
我也主張專利的時程要短，這樣才能夠很快的將人類得
到的新知識，分享給全世界的人知道或享用。但是這裡
面存在的矛盾是，若專利時程太短，很多私人企業就不
願意投資太多的金錢做研究，這樣一來，公部門的研究
經費就會又相對提高許多，但也許這是好事。

四年前，我第一次在馬爾他參加化學方面的會議
時，遇到阿拉伯和以色列國家聯合組成的「SESAME」
同步加速器光源設施 ( S y n c h r o t r o n - l i g h t  f o r 
Experimental Science and Application in the Middle 
East)成員。聽完他們的演講後，我就跟他們介紹，我
們有座很好的同步輻射設施，可以提供他們三個獎學
金。這些參加會議的阿拉伯人很積極的來請教我要怎麼
進行？我建議，由SESAME委員會遴選三位候選人。
因此，第一次徵選的結果來了一位伊朗的女生、土耳其
的女生、和巴基斯坦的男生，這兩位女生都表現的非常
不錯、非常出色，我也很高興能協助他們到同步輻射繼
續做更深入的研究。因此，像SESAME這類的科學交
流是件好事，科學界的國際合作是很重要的。

Q：是的，我們都知道中心與「SESAME」的合作計畫
是您大力促成，提到國際合作，我們都希望能朝這個方
向繼續努力。尤其在中心籌備新光源設施TPS的階段，
可否請您給予我們一些寶貴的建議，該如何讓中心的整
體願景做到更國際化？

李：如果有一筆經費專門提供給國際合作使用，幫助落
後國家傑出的科學家們到NSRRC，這樣將有助於國際
合作的推動。我想，如果想要從國外吸引很多的人才到
NSRRC，國際合作首先要有專屬的辦公室和經費。因
為招收國際人才必須要有系統的規劃，並且要參與國際
合作，但是國際合作沒有經費是不可行的。未來同步輻
射是不是能吸引更多國外的人才，國際合作的經費一定
要編列在每年的預算中。 

Q：感謝您對中心的指導，我們一定會朝這個方向繼續
努力。想請教您，您個人除了參與ICSU的計畫外，您
是否有其他的理想、夢想或想做的事？您目前是否有從
事哪方面的研究？ 

李：我是一位科學家，我到基因體研究中心幫忙晶體研
究的工作，尤其是晶體研究中心現在正在進行的質譜儀
研究。2002年，日本有一位Tanaka研究生物化合物質
譜的科學家，把大的生物分子成功地用質譜分析，做了
很大的貢獻，結果他獲得諾貝爾化學獎。但是他的方法
雖然很有用，基本的原則倒是瞭解不多，因此我在這裡
幫忙做這方面的研究，目前已有不少進展。另一方面，
我也參與原分所的一個研究團隊，最近我們正在研究一
個很大的議題，我們知道臭氧層的破壞很嚴重，但是這
兩年來有一些研究發現，臭氧層破壞的光化學之瞭解也
許有問題，也引起世界上很多科學家的討論。我們認為
許多科學家所用的方法是不太理想的，所以林志民的團
隊便發展了新的方法，結果得到全世界最好的成果，臭
氧洞的問題也得到更完美的解答。

我從1980年開始參與推動同步輻射和中研院的原
分所做了很大的努力，原分所從事化學動態學研究在國
際上已經有相當的名望，而同步輻射在世界上的光源設
施也佔有一席之地，這是要經過很久的努力才能達到。

由於李前院長必須趕赴下一場午餐討論會，我們雖
然覺得意猶未盡，但卻必須結束當日的對話。在一個多
小時的訪談中，我們不僅更清楚ICSU的工作與努力，
與現今大環境所面臨的困境，也讓我們更了解李院士對
自己與中心之期許，李前院長的一席話讓我們從中受益
匪淺，我們期望未來有機會能與院長做更深入的討論與
請益。




